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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文 摘

2020年11月底，我的朋友、青年作家程文
敏寄赠我他编著的《抗疫者说》一书，并邀请我
为此书写些评论文字。我和他和书中的其他作
者一样，也经历了庚子之年史无前例的湖北疫
情，感同身受，甚至也见证了亲友的生死之际，
终生难忘。因而，我是作为读者、参与者、见证者
的多重身份，来阅读程文敏和35位“抗疫者”
（或“口述人”）如何讲述抗疫史，如何讲述他们
亲历的刻骨铭心的人与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程文敏在代序中所言：“我们希冀这些篇章，
尽可能全方位地再现湖北各地的抗‘疫’现实，
尽量贴近文学品质、记史意义与文献价值三位
一体且俱佳的目标”，成为一部民众抗“疫”信
史。当代著名口述史理论家、意大利罗马大学教
授阿利桑乔·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
说：“口述历史是书写而成的，但永远不要忘记
它是从口头开始的；它是独白式的，但永远不要
忘记它是从对话开始的；它重视想象力，但永远
不要忘记真实事件。然而，传统的学术写作和大
量的文学写作将这些叙述的口头、对话、想象的
品质都视为障碍和杂质。为了让故事更加真实，
我们需要忘记历史学家在故事制作中所扮演的
角色。”当读完《抗疫者说》之后，我意识到，程文
敏和他召集的35位特殊的写作同仁，他们试图
完成写作此书的初衷和野心：构建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
疫情口述史。

在史无前例的严峻疫情下，人究竟该如何克服恐惧，
如何接受自己，如何面对现实与死亡，如何在利弊中权
衡，如何在善恶中抉择，如何在相互扶助中实现救赎？35
位身处一线的抗“疫”者用生死行动和血肉文字见证了这
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程文敏和他的著作同仁，既是
不折不扣的行动主义者，同时又是背负“口述使命”的灾
难叙事者，这种双重身份，于今天的文学伦理叙事而言，
是一种荣光，甚至具有幸存者的救赎意义。这35位口述
人中，有公务员、机关干部、志愿者、村干部、援疆民警、主
任医师、护士，也有派出所所长、教育工作者、海外华侨、
医疗专家、博士、佛教工作者，还有交通工作者、媒体人、
文艺工作者、记者、慈善工作者等等，单从这个多向度的
社会个体来看，他们身临疫情一线的观察视角与心理感
受截然不同，包括他们对待生死、疾病、善恶、权力等的体
验与看法也会有偏差；而这种差异性，正是他们作为灾难
叙事的口述者的真实之处、可贵之处，因而也让他们的口
述更加接近疫情叙事的真相，并且呈现人性的温暖与善
恶，呈现生命与自由的对抗关系。因而，我们深刻意识到，
他们口述的故事并非虚构，并非“他者”的故事，而是“我

们”的故事，并且成为共同记忆的一部分。当
面对口述者的伦理叙事价值与人道主义情感
时，读者或许更多关注口述者所流露出的淳
朴的集体主义温情与抱团取暖、抱团自救的
人类天性。

程文敏编著《抗疫者说》这部具有口述史
意味的书，不禁让我思考一个严肃的哲学伦
理命题：“口述史目的是什么”。1948年，阿兰·
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
述历史档案馆，用口述史的方法记录美国政
商界和社会名流的记忆。从此，口述研究不断
盛行，尤其是21世纪，全球更多学者参与口述
史的研究。青年长江学者胡洁在《口述史与田
野访谈：梳理与比较》一文中仿佛替我回答了
这个问题：“在历史学界之外，口述史作为一
种独立的研究方法，也逐渐被社会科学界所
采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口述作
为一种个人叙说，内容上不仅包括具体的事
件和行为，同时也包含了叙述者本人对历史
事件的理解和诠释，口述史的内容兼具事件
和意义的双重特征。从这一层含义来说，口述
史就绝不仅仅只是历史。更进一步说，口述所
展现的也许并非是真正发生的事情，确切地
说，口述呈现出来的是个人对过去的一种记
忆。这种记忆也许经过修饰，掺和了个人的认
同感、价值观；这种记忆也许因为历时久远经
受了遗忘、拼接和再记忆，是一种记忆再现，
或许真实，或许带有虚饰的成分。在社会学界
有关记忆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延续哈布瓦
赫开创的集体记忆范式，认为‘一切记忆都是
集体塑造和社会建构的产物’。从这个层面来
说，口述史与社会学之间似乎更具亲和性。”
口述史学者陈墨则认为：“口述历史工作的真
谛，表面形式是访谈问答，深一层则是心灵会
话。我们的目标是要引导对方勇敢、坦然、诚
实、细致且自然地说出个人生平、社会经历、
专业历练及心路历程”，甚至有人说得更加干
脆，口述史研究就是心灵考古，“约哈里之窗”
（Johari Window）。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一次演讲
中提到：“我一直都在寻找一种表达方式，这
种表达方式应当能最大程度地传达我耳朵所
听到和眼睛所看到的世界。我做了很多尝试，
最终，我选择让人们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
她找到的这种表达方式，正是口述史写作。正
如乔治所言：“口述史可以让我们摆脱历史记

载中的上帝视角，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从一个特殊的角
度体会和感受小人物在大事件中的悲欢离合。”

同样，程文敏也十分敏捷地借助2020年新冠疫情的
全球性灾难叙事沸点，召集了他的一批写作界朋友在极
短的时间内，围绕这一灾难叙事命题，进行“口述性”非虚
构写作，足见程文敏的文学敏感性与作为一名作家对国
家灾难叙事的社会伦理担当，这种写作精神是值得称赞
的，抑或可以把程文敏积极面对灾难叙事的写作姿态，称
之为另一种心灵救赎与“叙事治疗”（麦克·怀特语）。当我
们从普世价值出发，反观《抗疫者说》的文学现实意义则
是有效的。当我将要完成本文写作的时候，新冠疫情依然
在全球肆虐，国内部分省市依然处于紧张的抗疫斗争之
中，35位口述者的经历与见闻再度上演。由此可以想见
《抗疫者说》一书的现实意义，无疑对正在发生严重疫情
的城市是一个极大的警醒与反思。“抗疫”已经变为人类
面临生命危机而选择自我保护的常态。35位“口述者”无
疑在文学与历史的边界塑造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他
们极为生动地深刻道出“抗疫者”的灵魂历练与生命体
验：“当我们站在一边来回忆与眺望，它们具有非虚构文
学中的口述史气质；当我们站在另一边来反观与思考，它
们却已成为疼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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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个女孩子的面影飘动在我的眼前：淡红的双腮，圆
圆的大眼睛。这面影对我这样熟悉，却又这样生疏。每次当它
浮起来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去理会，它只是这么摇摇曳曳地在
我眼前浮动一会儿，蓦地又暗淡下去，终于消逝到不知什么地
方去了。我的记忆也自然会随了这消逝去的影子追上去，一直
追到六年前的波兰车上。

也是同现在一样的夏末秋初的天气，我在赤都游了一整
天以后，脑海里装满了红红绿绿的花坛的影像，走上波德通
车。我们七个中国同学占据了一个车厢，谈笑得颇为热闹。大
概快到华沙了吧，车里渐渐暗了下来，这时忽然走进一个年轻
的女孩子来。我只觉得有一个秀挺的身影在我眼前一闪，还没
等我细看的时候，她已经坐在我的对面。我的地理知识本来不
高明。在国内的时候，对波兰我就不大清楚，对波兰的女孩子
更模糊成一团。后来读到一位先生游波兰描写波兰女孩子的
诗，当时的印象似乎很深，但不久就渐渐淡了下来，终于连一
点痕迹都没有了。然而现在自己竟到了波兰，而且对面就坐了
一个美丽的波兰女孩子：淡红的双腮，圆圆的大眼睛。

倘若在国内的话，七个男人同一个孤身的女孩子坐在一
起，我们即使再道学，恐怕也会说一两句带着暗示的话，让女
孩子红上一阵脸，我们好来欣赏娇羞含怒然而却又带笑的态
度。然而现在却轮到我们红脸了。女孩子坦然地坐在那里，脸
上挂着一丝微笑，把我们七个异邦的青年男子轮流看了一遍，
似乎想要说话的样子。但我们都仿佛变成在老师跟前背不出
书来的小学生，低了头，没有一个人敢说些什么。终于还是女
孩子先开了口。她大概知道我们不会说波兰话，只用德文问我
们会说哪一国的话。我们七个中有一半没学过德文。我自己虽
然学过，但也只是书本子里的东西。现在既然有人问到了，也
只好勉强回答说自己会说德文。谈话也就开始了，而且还是愈
来愈热闹。我们真觉得语言的功用有时候并不怎样大，静默或
其他别的动作还能表达更多更复杂更深刻的思想。当时我们
当然不能长篇大论地叙述什么，有的时候竟连意思都表达不
出来，这时我们便相对一笑，在这一笑里，我们似乎互相了解
了更多更深的东西。刚才她走进来的时候，先很小心地把一个
坐垫放在座位上，然后坐下去。经过了也不知道多少时候，我
蓦地发现这坐垫已经移到一位中国同学的身子下面去了；然
而他们两个人都没注意到，当时热闹的情形也可以想见了。

在满洲里的时候，我们曾经买了几瓶啤酒似的东西。一路
上，每到一个大车站，我们就下去用铁壶提开水来喝，这几瓶
东西却始终珍惜着没有打开。现在却仿佛蓦地有一个默契流
过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一位同学匆匆忙忙地找出来了一瓶打
开，没有问别人，其余的人也都兴高采烈地帮忙找杯子，没有

一个人有半点反对的意思。不用说，我们第一杯是捧给这位美
丽的女孩子的。她用手接了，先不喝，问我这是什么。我本来不
很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反正不过是酒一类的东西，而且我脑子
里关于这方面的德文字也就只有一个酒字，就顺口回答说：

“是酒。”她于是喝了一口，立刻抬起眼含着笑仿佛谴责似的问
着我说：“你说是酒？”这双眼睛这样大，这样亮，又这样圆，再
加上玫瑰花似的微笑，这一切深深地压住了我的心。我本来没
有意思辩解，现在更没话可说，其实也不能说什么话了。她没
有再说什么，拿出她自己带来的饼干分给我们吃。我们又吃又
喝，忘记了现在是在火车上，是在异域；忘记了我们是初相识
的异国的青年男女，根本忘记了我们自己，忘记了一切。她皮
包里带着许多相片，她一张一张地拿给我们看。我们也把我们

身边带的书籍画片，甚至连我们的毕业证书都找出来给她看。
小小的车厢里充满了融融的欣悦。一位同学忽然问她叫什么
名字，她立刻毫不忸怩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我们的簿子上：
Wala，一个多么美妙令人一听就神往的名字！

大概将近半夜了吧，我走到另外一个车厢里想去找一个
地方睡一会儿。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一个位子。对面坐了一
位大鼻子的中年人。才一出国，看到满车外国人，已经有点觉
得生疏；再看了他这大鼻子，仿佛自己已经走进了一个童话的
国土里来，有说不出的感觉。这大鼻子仿佛有魔力，把我的眼
睛吸住，我非看不行。我敢发誓，我一生还没有看到过这样大
的鼻子。他耳朵上又罩上了无线电收音机的耳机，衬上这生在
脸正中的一块大肉，这一切合起来凑成一幅奇异的图案画，看
了我再也忍不住笑起来。但他偏又高兴同我说话，说着破碎的
英语，一手指着自己的头，一手指着远处坐着的Wala，头摇了
两摇，奇异的图案画上浮起一丝鄙夷的微笑。我抬起头来看了
看Wala，才发现她头上戴了一顶红红绿绿的小帽子。刚才我
竟没有注意到，我的全部精神都让她的淡红的双腮同圆圆的
大眼睛吸住了。现在忽然发现她头上的小帽子，只觉得更增加
了她的妩媚。一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这位中年人为何讨厌这
一顶同她的秀美的面孔相得益彰的小帽子。

我现在已经忆不起来，我们是怎样分的手。大概是我们，
至少是我，坐着蒙蒙眬眬地睡了会儿，其间Wala就下了车。我
当时醒了后确曾觉得非常惋惜，我们竟连一声再会都没能说，
这美丽的女孩子就像神龙似的去了。我仿佛看了一个夏夜的
流星。但后来自己到了德国，蓦地投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去，整
天让工作压得不能喘一口气。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无论是做学
生，是教书，尽有余裕的时间让自己的幻想出去飞一飞，上至
青天，下至黄泉，到种种奇幻的世界里去翱翔，想到许多荒唐
的事情，摹绘给自己种种金色的幻影，然后再回到这个世界里
来。现在每天对着自己的全是死板板的现实，自己再没有余裕
把幻想放出去，Wala的影子似乎已经从我的记忆里消逝了，
我再也想不到她了。这样就过去了六个年头。

前两天，一个细雨萧索的初秋的晚上，一位中国同学到我
家里来闲谈。谈到附近一个菜园子里新近来了一个波兰女孩

子在工作。这女孩子很年轻，长得又非常美丽，父母都很有钱。
在波兰刚中学毕业，正要准备进大学的时候，德国军队冲进波
兰。在听过几天飞机大炮以后，于是就来了大恐怖，到处是残
暴与血光。在风声鹤唳的情况里过了一年，正在庆幸着自己还
能活下去的时候，又被希特勒手下的穿黑衣服的两足走兽强
迫装进一辆火车里运到德国来，终于被派到哥廷根来，在这个
菜园子里做下女。她天天做着牛马的工作，受着牛马的待遇，
一生还没有做过这样的苦工。出门的时候，衣襟上还要挂上一
个绣着“P”字的黄布，表示她是波兰人，让德国人随时都能注
意她的行动；而且也只能白天出门，晚上出去捉起来立刻入监
狱。电影院戏院一类娱乐的地方是不许她去的。衣服票鞋票当
然领不到，衣服鞋破了也只好将就着穿，所以她这样一个年轻
又美丽的女孩子，衣服是破烂不堪的，脚下穿的是木头鞋。工
资少到令人吃惊。回家的希望简直更渺茫，只有天知道，她什
么时候能再见到她的故乡，她的父母！我的朋友也不由得叹了
一口气。

我的眼前电火似的一闪，立刻浮起Wala的面影，难道这
个女孩子就是Wala吗？但立刻我又自己否认，这不会是她的，
天下不会有这样凑巧的事情。然而立刻又想到，这女孩子说不
定就是Wala，而且非是她不行；命运是非常古怪的，它有时候
会安排下出人意料的事情。就这样，我的脑海里纷乱成一团，
躺下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伏在枕上听窗外雨声滴着落叶，一直
到不知什么时候。

第二天早晨起来，到研究所去的时候，我就绕路到那菜园
子去。这里我以前本来是常走的，一切我都很熟悉。但今天我
看到这绿绿的菜畦，黄了叶子的苹果树，中间一座两层的小
楼，我的眼前发亮，一切都蓦地对我生疏起来。我仿佛第一次
看到这许多东西，我简直失了神似的，觉得以前菜畦没有这样
绿，苹果树的叶子也没有黄过，中间并没有这样一座小楼。但
现在却清清楚楚地看到眼前有这样一座楼，小小的红窗子就
对着黄了叶子的苹果树，小巧得古怪又可爱。我注视着窗口，
每一刹那我都盼望着，蓦地会有一个女孩子的头探出来，而且
这就是Wala。在黄了叶子的苹果树下面，我也每一刹那都在
盼望着，蓦地会有一个秀挺的少女的身影出现，而且这也就是
Wala。但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带了一颗失望的心走到研究所，
工作当然做不下去。黄昏回家的时候，我又绕路从这菜园子旁
边走过，我直觉地觉得反正在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的小楼里有
一个Wala在；但我却没有一点愿望再看这小楼，再注视这窗
口，只匆匆走过去，仿佛是一个被检阅的兵士。

（摘自《季羡林人生六书：遥远的怀念》，季羡林著，作家出
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遥远的怀念》
□季羡林

《阿莫沙蒂》是云南青年作家秦迩殊
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近日由作家出版社
出版。小说以元末明初政治动荡为背景，
叙述曾在西南边疆“雄冠三十七蛮部之
首”的罗婺部在多重军事势力角逐中，最
终归顺明朝实现统一的历史。主人公阿
莫沙蒂的原型是罗婺部著名女土司商胜，
她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自运粮米千
石到昆明金马山，搭青棚数里杀畜献歌犒
劳明军，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了卓
越贡献。

小说在此风云激荡的历史背景下展
开叙事。其时，元朝已经衰落，朱元璋定都
南京多年，实现了大半个中国的统一，地
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仍处于元梁王的统治
之下，兼有大理国段氏的影响，作为势力
强盛的罗婺彝族部落，在时代变动中何去
何从，吸引了各方的密切关注，可谓牵一
发而动全身。主人公阿莫沙蒂由此登场，
她幼年丧父，无意于政治却阴差阳错登上
土司的宝座，成为权倾一方的统治者。面
对外部势力的虎视眈眈，加上部落内或明
或暗的政权之争，她变得聪慧而早熟。在
部落面临的艰难抉择中，她看到了历史不
可逆转的大势，最终平复叛乱顺应潮流走
向统一，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性选择。

写出鲜活的人物性格是小说成功的
标志。阿莫沙蒂从天真烂漫的少年到了
风霜渐染的中年，性格发生了极大的蜕
变，其缘由可从小说中找到内外因素的佐
证，符合于自身成长的规律。此外，她的
母亲斯补纽纽舍也是个性鲜明的人物，青
年时从曲靖土司家嫁到罗婺部，带着政治
联姻的使命，由于丈夫早逝，过早地体味
到命运的诡谲，性格变得怪异乖张、阴鸷
多疑，在与女儿的争斗中走向母女反目。
小说重点突出了血统作为部落结构的核
心，为了部落文明的生存和延续，斯补纽
纽舍欲响应拥立大理段氏主管，精心准备
着做最后的抵抗。深谙知己知彼战术的
她，不惜花重金让土司继承人阿莫蒲智远
离云南，到汉学深邃之地学习汉儒文化，
了解汉人文化习俗和致命弱点，将来效力
于不可避免的反抗之战。没承想，刚成年
的阿莫蒲智远赴汉中学习汉儒文化后，竟
被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深深吸引不能自拔，
尚未成型的观念意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又眼见元统治者理政的腐朽，学业
荒废之后回到故乡，决心进行部落血统结
构的改革，与娃子（奴隶）结好产子，触怒
了罗婺部落贵族阶层，终被斯补纽纽舍清
除出家族和谱牒，成为无根之人流亡欧洲
等地。阿莫蒲智对阿莫沙蒂产生着深远
影响，对其生死抉择至关重要。他流亡异
地时与阿莫沙蒂共用同一个汉名“商鱼
胜”，两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微妙而坚韧。
后来他又以汉人胭脂商的身份重返故里，
协助阿莫沙蒂完成部落家族融入中华文
化大家庭。小说中阿莫蒲智的笔墨分量
较重，可见他是汉文化对部落统治者发生

直接影响的关键人物，也是其始作俑者斯
补纽纽舍坚守血统文明的终结者。这些
在人物命运挣扎掩盖下的多重文化较量，
显现了作家对历史规律的熟谙和世态人
情的通达。

小说的其他人物也都有着鲜明的性
格特征。阿莫沙蒂的丈夫雷波鲁龙作为
入赘者，身上担负着家族部落兼并罗婺部
的隐秘使命，他虽深爱桀骜不驯的阿莫沙
蒂，但为了雷波部落的壮大，也发起了暗
杀妻子的行动。同时具有继承土司权杖
的最优人选阿莫沙蒂叔父阿莫洛一心爱
慕美艳温柔的嫂子，放弃权位之争，一心
扶持侄儿，为了帮助家族渡过难关，听从
嫂子建议，与强大的罗罗斯部落土司女儿
罗罗斯丽联姻。同样有着家族权力背景
的罗罗斯丽，前期刁蛮任性，家族被明军
收复之后失去了娘家靠山，变得沉默寡
言、冷淡孤僻，终因幼子病死而崩溃自
杀。对于罗婺部而言，斯补纽纽舍、雷波
鲁龙、罗罗斯丽都是外来者，是政治联姻
的产物，与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和亲使
者一样，他们肩上的政治使命远远超过爱
情的分量，终其一生都在家族力量的角逐
中被残酷撕扯，构成悲剧性的命运。

阿莫沙蒂作为罗婺部的女土司，面对
着权力的交锋和势力的此消彼长，自然受
困于重重压力。在天崩地坼的时代变革
面前，抱残守缺还是顺应时势，成为她及
族人最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为家族荣誉
而战有着不容置疑的道德合法性，是民族
血性的体现，也是支撑他们在数百年生存
困境中一次次化解危机的重要力量，哪怕
殒命沙场也在所不惜，如她的父亲阿莫基
浦土司。另一方面，在奔涌的时代潮流面
前，如果不辨形势固守愚顽，将使部落遭
受更大的灾难。因此，忍辱负重往往成为
一名成熟的政治家最坚韧的品格。小说
写出了各个阶层人物面对着或归顺明廷、

或臣服蒙元、或投靠段氏的不同反应，他
们中既有土司贵族，又有部落权臣，还有
众多的平民和奴隶，显现了历史大势来临
时的众生相。战争与和平历来是矛盾的
统一体，没有人渴望战争，但是求和平又
往往将遭受诸多的质疑和非议，所以站在
历史高远的视野上审视民族的前世今生
及未来，并适时作出痛苦却又最终被证明
正确的抉择，对于一名政治家来说是何等
严峻残酷的考验。罗婺部最终纳入中原
版图，避免了部落再次遭受战火摧残，这
是在数次磨难中得出的宝贵启迪，是众多
族人付出生命代价换来的民族进步，体现
了阿莫沙蒂作为一名卓越政治家的深明
大义。小说书写了历史进步的主潮，阿莫
沙蒂在重重围困中突破困局，甚至不惜辜
负先父遗愿，夫妻反目，母女决裂，包括可
能会背负的历史骂名，也要归入政治大一
统的格局之中，正是源于她对历史铁律的
坚定判断。如她一般的女中豪杰，只有贵
州水西土司奢香夫人可以相媲美。

彝族是一个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
有着繁多的民族文字、雄浑的创世史诗和
瑰丽的民间传说。小说在书写历史进步
主潮的同时，呈现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它
们是通过一系列具有较高辨识度的文化
符码，如民居、服饰、礼仪、饮食用度等来
表现的。同时，民族的哲学观、伦理观、自
然观，又通过祭祀、“清气”“浊气”之辩等
来彰显。活性的物态文化和隐性的伦理
文化，构成彝族人生生不息的文明，在此
文化濡染下成长的族群，有着鲜明的文化
心理。彝族人说话善于譬喻，用自然万物
指称抽象事物，带有鲜明的民族智慧。秦
迩殊以小说的方式写活一个民族的文
化，在对历史轨迹的串联叙事中，以梦境、
神话、传说、臆想来呈现特殊的民族文化
心理，体现了充沛的想象力。文化的修养
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阿莫沙蒂》对
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运用，折射出作家深入
钻研历史典籍的韧劲，语言沉郁古拙，充
满质感，文雅与俚俗相交织，形成了鲜明
的地域特色，也表现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面
相。

在历史的巨大容器中，秦迩殊有了自
由的创作场阈，虚构的才能得到尽可能地
释放，她在遵从历史规律的前提下，根据自
己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理解，编织故事，创
设情境，部署结局，再造一段个人化的历
史。身为女性作家，对于女性情感与命运的
娴熟把握，表现得细致入微又跌宕起伏。小
说书写战争波澜壮阔，描写心理细腻温婉，
叙述阴谋险象环生，抒写爱情荡气回肠，众
多的人物各有其特征，明暗线铺排交错，情
节的推进合乎逻辑，没有突兀之感。宫闱秘
事与铁腕风云，自然人性与民族血质，在交
相杂错的叙事中，使得阴谋与爱情轮番上
演，西南民族政权的角逐变得惊心动魄，叙
事少了温情脉脉的舒展与抒情，体现出一
种残酷冷峻的诗意。

历史激流中奋进的民族史诗
——评长篇历史小说《阿莫沙蒂》 □杨荣昌


